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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常感谢孔纲强先生等对“改进的桩土界面荷载传递双曲

线模型及其在单桩负摩阻力时间效应研究中的应用”（以下简

称“原文”）的关注和讨论。现就讨论文中提出的问题进行答

复，不妥之处，敬请批评指正。 
（1）桩土界面残余相对位移 sr∆ 不是一个恒定值。任一深

度的桩土界面，在任一时刻 it ，其残余相对位移 sr∆ 是按照下
面的方法计算的：①先判断时刻 it 相对于前一时刻 1−it 桩土界

面剪应力方向是否发生了变化；②若桩土界面剪应力方向发生

了 变 化 ， 则 桩 土 界 面 出 现 了 残 余 相 对 位 移 sr∆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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= − ，其中 1i − 表示前一时刻；③若桩土界面剪

应力方向未发生变化，则桩土界面不出现了残余相对位移 sr∆ 。 

（2）SSI剪切试验表明，桩土极限相对位移是很小的，一

般为几个毫米。Alonso等认为当桩土相对位移为 2 mm时，桩

侧摩擦力达到最大值[1]。Fellenius 通过对大量现场试验结果的

分析指出，只需很小的桩土相对位移（通常为几个毫米）就可

以激发桩侧摩擦力并使其达到最大值[2]。因此原文在改进的模

型中取桩土极限相对位移为 2 mm。在地基土固结过程中，随

着地基中有效应力的增加，桩土界面的初始剪切刚度 sik 是逐
渐增加的。Gomez等通过大尺寸 SSI试验发现，随着桩土界面

法向应力增大，土–混凝土界面的初始剪切刚度 sik 从 60 

MN/m2/m 增大到 107 MN/m2/m[3]。与 SSI 试验结果相比，

Randolph经验公式给出的 sik 是偏小的。 

（3）两种模型计算的固结期间桩身中性点位置变化量相

差仅为 0.3 m，但是固结结束时桩侧摩阻力分布以及桩身最大

轴力相差较大。原文图 3中的（a）和（b）可以明显看出随固

结变化的摩阻力分布上的差异。固结结束时，传统方法获得的

桩身最大轴力约为 375 kN，而采用改进的双曲线模型获得的桩

身最大轴力约为 565 kN。原文图 4（b）中的横坐标印刷有误，

正确的见图 1。 

图 1 桩身轴力（改进的模型） 

Fig. 1 Axial force of single piles (Based on the improved model) 

土体固结过程中循环剪切作用下的界面特性是负摩擦力

问题的关键。目前关于软土循环剪切界面特性方面的试验成果

还很少，本文采用了文献上提供的部分试验成果。今后将进一

步开展上述试验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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